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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松喦：打出中国新山水画的样板
本报记者 施晓琴

云月三千里
——江明贤的艺术特色

钱松喦

“55 年前，也就是 1964 年，钱松喦

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的个人

画展，这次画展后来被华君武称为‘中

国新山水画的样板’。此后，钱松喦以

其样板的作用影响和带动了整个 20 世

纪中后期以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并创

造了他独有的艺术面貌。因此，在其诞

辰 120 周年的特殊日子里，我们用 120

件作品来纪念这位 20 世纪伟大的画

家。”今年是著名山水画家钱松喦诞辰

120 周年，7 月 31 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的“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笔

墨松喦——钱松喦诞辰 120 周年纪念

展”上，展览策展人陈履生说道。

钱 松 喦（1899-1985），江 苏 宜 兴

人。如果细数他有生之年历任江苏省

国画院院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顾问，第四、

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似乎并

不能够让人一下子看到这位画家在美

术史上的独特贡献。但如果从他的艺

术履历和创作风格的变化与创新来看，

他的举足轻重便一目了然。这也是此

次展览想要表达的。

此次展览展出了中国美术馆馆藏

钱松嵒作品 20 件和家属提供钱松嵒作

品 100 件，以及诗稿、创作草图等珍贵

文献资料 75 件，通过“祖国山河抖擞

描”“迢迢我自江南来”“拾翠披云寻我

师”3个主题，提炼出了钱松喦艺术道路

上的重要经历、风格转变及其绘画语言

的独特性。

对景写生 早于“壮游”之前

钱松嵒家中四代以教书为业，家学

渊源深厚，因此他自幼便接受诗文书画

的教育和熏陶；1918年考入江苏省立第

三师范学校，这是其绘画生涯的一个重

要阶段。在此期间，钱松嵒师从胡汀鹭

研习中国传统绘画，刻苦临摹石涛、石谿、

唐寅等人的作品，同时还初次对如透视、

色彩、解剖、光影等西画技法有了接触和

了解，为日后创新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从钱松喦出生于晚晴时期及其接

受艺术启蒙的经历来看，他早期是一个

有着深厚功底的传统文人画家。1929

年，民国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全

国美术展览会”，钱松喦一人就入选了 2

幅作品——《寿者相》和《山水》。“考察

钱松嵒的早期作品，可以看出其与大多

数同代人一样，并没有脱离从临摹入手

的学画方式，但他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

的人。可能是受到当时新学的影响，也

可能是他领悟到了现实与画谱之间的

某种内在联系。”陈履生通过研究其作

品发现，钱松喦 13 岁就开始对景写生，

不断从真实山川中获取思考和灵感的

源泉，在艺术的探索过程中，钱松喦表

现出多路向发展的特征。

钱松喦 21 岁（1920 年）时就作了以

对景写生为基础的，描绘无锡鼋头渚、

锡山、惠山诸名胜的 12 幅山水画，表现

出了他对家乡山水的体认。在不断深

入表现他熟悉的太湖流域的山山水水

之时，钱松喦寄希望用新山水、新内容

来焕发艺术的时代光彩。他的山水画

兼及农家和渔民生活，既反映了农耕文

明的江南传统，又有了不同以往的现实

气息。《善卷之春》《渔村饭香》《杏花春

雨江南》，都是在江南风情中体现出这

一时期的时代生活。而到了 1958 年的

《江南春》《春耕》就有了明显的不同，表

现时代主题再也不是新旧结合中的点

缀，或者是过去文人所擅长的点睛之

笔，而是一种全新的格局和气象。

钱松喦真正闻名全国，是由于上世

纪 60 年代他参加了那场著名的二万三

千里的写生壮游行动，及壮游归来后在

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专题展览，但是，他

在山水画中对景写生的追求和实践，早

已开始了。这对于深受旧时代影响，文

人画笔情墨趣已深入骨髓的钱松喦来

说是难能可贵的突破。“早年钱先生虽

在古贤范本中得秀逸之气，但画风尚未

摆脱古人样貌，直到新中国建立，其艺

术才真正发生质变走上巅峰。”中国美

术馆馆长吴为山说。自此，他转变了画

家脱离大众自视高雅的身份意识，重新

认识到生活与人文之于山水画创作的

重要意义，以传统毫端追踪时代大势，

不断将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歌颂新时代

的主题注入画幅之中，将曾经空洞贫乏

且远离生活的山水拉回现实，实现了艺

术的经世致用。

突破自我 描绘祖国山河

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开始，钱

松嵒每年都要跋山涉水，遍览名山大

川，拜谒革命圣地，以充沛的精力和旺

盛的创作激情，表现新中国的巨变。在

20余年的时间中，钱松喦几乎走遍了所

有的革命圣地，在“江苏省国画工作团”

历时 3 个多月、跨越全国 8 省的写生壮

游中，“老画家”钱松喦担任副团长。团

长傅抱石提到钱松喦说过：“一辈子都

不会忘记延安。”在此后的数年中，他创

作了大量革命圣地山水画，其中《红岩》

《延安》等负有盛名，在一个时期内起到

了示范作用。陈履生认为，在钱松喦上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生产建设题材作品

中，有一个从点缀到集中表现的发展过

程。到了 60 年代，出现了为时人高度

赞誉的《常熟田》，作为一个时代的标

志，这幅作品也代表了钱松喦在新山水

创作方面的高度。

众所周知，传统山水画的经营位置

自明清以降便趋于程式化。钱松嵒从

此处着眼，大胆取舍，打通花鸟山水之

界限，模糊主次选景之差异，甚至以某

单一植物作为主景而将山川平原作为

配景，创造了一批迥异于传统的山水画

构图。如他以独松为题材“一树成图”，

将传统经典图像符号进行大刀阔斧的

个性化改造，推出了造型雄奇瑰伟的

“钱家松”图式。

钱松嵒对构图的推敲打磨亦值得

关注。很多图式在大小不同的作品中

被反复运用，举一反三的微妙差异使其

中匠心彰显无遗。比如《常熟田》系列

作品，他跳出了传统“三远法”窠臼，以

一种鸟瞰的视角将原本应该水平展开

的稻田“竖”了起来，同时采用“满构图”

的方式，将整个画面绝大部分的稻田进

行了由实到虚的处理，实现了视觉上的

单纯而丰富。这种构图脱胎于写生又

超越了写生，未脱离古趣，又令今人常

看常新。

“他的每一笔都是‘钱松喦’。”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国画院院长

周京新感慨，钱松喦的独特性在于把传

统经典中最醇厚的那一部分释放出来，

跟最鲜活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他的融合

是有相当大跨度的。“同时代很多画家

的笔墨也在向现代转换，但现在回头再

看，钱松喦的意义恰恰在于他坚守传统

经典的初心，又与时俱进，用最古老的

矛攻下了最现实生活的盾。传统中国

画经典构建里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语

言进入到笔墨本身，而不是整张画里面

有语言。就如当一座艺术高楼里面的

每一块砖头里面都有自己的语言时，就

真正确立了自己的语言构建。”

在 20 世纪的中国绘画史上，钱松

喦由旧变新，由新而引领时代，成为我

们所期望的那种既顺应潮流又继承深

厚文学血脉的一代名家。“此次展览不

仅是展出钱松喦有感于时代、有感于生

活而记录下的真与美，更在于鼓励和引

导当下的画家不忘初心，‘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

新时代的艺术精品。”中国美术馆党委

书记燕东升说。

陈履生

红岩（国画） 104×81.5厘米 1962年 钱松喦 中国美术馆藏江南鱼米丰（国画） 51×83厘米 20世纪 70年代 钱松嵒

江明贤的文化背景不同于那些由

大陆迁台、在台湾成长的画家。他作为

台湾本土的画家，一方面受到传统中国

文化的熏陶，接受着师大艺术系所秉承

的来自大陆的艺术传统的教育，成为他

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他又有着上世

纪 70 年代初留学西班牙以及定居美国

的经历，这就决定了他学养背景的复杂

性。这是台湾许多画家都有的一个几

乎相似的背景。

江明贤面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融

合，反映了他对传统和现实的把握及认

知。基于乡土的情感，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他把自己表现的对象集中在台湾的

古迹风情之上，倾情研究和探索，形成

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并成为他

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具特色的题材。从

台湾现代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一

类作品既有台湾乡土化艺术思潮的影

响，也有此后本土化思潮的侵入，但这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的笔墨

语言定位在“融西润中”之上，从此，就

决定了他的艺术走向脱离了本土化的

藩篱，进入到一个“突破前人”的自我的

境界。

虽然，江明贤的绘画题材具有多样

性，但是，他的那些具有个人风范的台

湾风情作品却具有代表性。它们渗透

着海洋性的气候，从街巷到田园，从官

府到庙堂，从牌坊到龙柱，从门神到灯

笼，无不表现出了那些可以认同和值得

认同的文化符号，也无不反映出那些在

特定地域内的公共生活本身的凝聚力

和亲和力。他将台湾看成是自己的母

亲，而对于它的描绘，江明贤称为是“所

要尽的一份孝心”。在这种心态下，江

明贤不仅是“观物以情”“移情入物”，

而且是“托物变情”，这种转化在绘画

上的意义就是脱离了现实和自然的束

缚。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表现台湾

本土的文化特征，他又紧紧地抓住一

些 重 要 的 细 节 ，如《澎 湖 古 厝》（2008

年）中门前的老井和自行车以及工具，

院内的狗、电视天线和电线杆上的鸟，

它们所透露出的 300 年历史和历史变

迁中的各种信息，更加丰富了乡土题材

所要表现的内容。这些画面中的各种

细部和细节，是江明贤绘画可读可品之

处，也是他与一般画家的不同之处，更

与当代水墨主流中缺少细节大而空的

表现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 20 世纪中国绘画发展史上，许

多新的社会变化进入了绘画的视野，

现实中的新的建筑和公用设施以及新

的交通工具等，都成了画家表现的对

象，这不仅带来了许多新的技法，同时

也带来了审美上的变化。当台湾画坛

上许多人在面对西方艺术的巨大诱惑

时，将这一本应珍视的宝贵传统抛弃

而投向现代化的路途，江明贤却发现

了这一传统的可贵之处，并以多年的

努力进行了发展。因此，江明贤的作

品表现了和他的前辈们之间的承传关

系，反映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历史发

展的脉络。江明贤的《省立博物馆》和

傅抱石的外国写生作品中一些现代化

建筑的画法，以及所营造的现代氛围，

如《多瑙河畔》《布拉格宫》等，有着异

曲同工的美妙。江明贤的《新竹北门

大街》与黎雄才《武汉防汛图》中那种

典型的岭南画风中关于建筑的画法，

也是血脉相连；而《南投原住民部落》

与关山月《山村跃进图》所表现出的对

当代田园的感受，同样表现出了岭南

山水风格中的特色。这种比照说明了

江明贤的艺术处在中国绘画发展中承

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其中的每一处关

联都验证了他的突破。

可以说，用中国传统水墨表现建筑

之美是江明贤艺术的一大特色，尤其是

他在表现现代建筑方面，不厌其烦，更

为他开拓了一个被其他画家视为畏途

的新方向。《纽约第五大道》《旧金山掠

影》《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等作品中，江

明贤不仅在题材方面突破了禁区，更是

将当代水墨画的表现引上了现代性的

探讨之中，以都市化的现代景观取代了

农业社会中的田园风格，由此衍生出的

《巴黎塞纳河畔》《圣彼得堡》，不只是一

种景观变化中的异域风情，而是江明贤

用中国的笔墨去化解中国笔墨核心问

题中“写”的局限，让那些实实在在的建

筑结构关系表现出中国笔墨的空灵和

虚化，从而增加生动的气韵。如此，在

回到本土的时候，《北京故宫》《台北五

城门》等显然又是另外一种趣味。江明

贤对于建筑的执着表现以及高产，可以

说是超常的。

1988 年是江明贤艺术履历中的一

个历史坐标，这一年 7 月，在香港新华

社推荐下，他应原文化部邀请赴大陆

访问，并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与上海美

术馆举行巡回展，成为两岸隔绝 40 年

后首位在大陆举办展览的台湾本土画

家。其间，他有幸结识了李可染、吴作

人、黄苗子、程十发等一批前辈画家，

还有幸与刘海粟合绘《黄岳雄姿》，自

此 开 始 将 大 陆 名 山 大 川 作 为 表 现 题

材 ，也 加 深 了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感

情。21 世纪后，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

扩大，江明贤更是积极行走于两岸之

间，创作了一批表现大陆自然和人文

景 观 的 作 品 ，其 涉 足 范 围 之 广 、表 现

题 材 之 多 ，在 大 陆 画 家 中 也 不 多 见 。

仅 以 近 年 来 的 代 表 作 品 为 例 ，《敦 煌

月牙泉》（2006 年）、《凤凰古城》（2007

年）、《黄鹤楼》（2008 年）、《平遥古城》

（2008 年）、《苏州虎丘》（2009 年）、《延

安 印 象》（2009 年）、《鼓 浪 屿》（2010

年）、《富春江畔》（2011 年）等，他精心

营造每一个画面，细心表现每一处美

景，使它们成为令无数人心动的卧游

的对象，而非一挥而就，地不辨东西，

景不分南北。这些现实的写照，以其

宽阔的视角表现了自然和人文景观中

最核心的内容，严谨而不拘泥，生动而

不随意，显现了“江氏山水”联接现实

的独特风格。

江明贤

长安古城（国画） 68×136厘米 2018年 江明贤


